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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4月，省城的媒体朋友给我转来
一篇文章，标题叫作《大别山下这个“集”》，
是写叶集的，乡情浓烈似酒。作者文笔娴
熟，深厚的人文底蕴，流畅的行文风格，给
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当即配图编发，见报
后，反响很好，不多久，全国不少报刊媒体
作了宣传或报道。

这个作者就是彭元正老师。
之后我又编发了他的《史河岸边这个

“洲”》，是写他的出生地叶集老家彭洲村
的，其乡情似乎更加浓烈。他笔下的“大别
山下”和“史河岸边”，一个“集”，一个“洲”，
似一对亲姊妹，又似一株兰草，葱葱绿绿
的，暗香浮动，他把对老家的乡愁、乡史和
乡情，写得浓郁而自然、凝重而热烈、厚重
而鲜活，受到来自全国各地众多文友的一致
点赞和好评。作家赵克明是这样点赞的：

“一篇家乡史，满纸桑梓情。”六安文化名人
史红雨是这样评价的：“两篇文章珠联璧
合、相得益彰。建议收入叶集和镇区办事处
的《地方志》，以流传后世。”

一来二去，作为编者与作者，我们就建
立了联系，常在微信上交流。

彭老师是叶集人，从他的文章中得知，
他十六七岁就离开了家乡叶集彭洲村，当了
一名战士，尔后上大学、工作，一步一个脚
印，在社长、总编、会长的工作路上前行。

彭老师本科学新闻，研究生学工商管理
的文化层次和结构，使他既能做好一个企业
的领导干部、成为一名我国石油行业知晓的
优秀企业领导干部，又能充分利用自己的业
余时间坚持孜孜不倦地提笔写作、成为一位
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国家级报告文学作家。知

道了这些，我满心敬佩。
今年七月，我身体有恙，手术前收到彭

老师从北京快递来的新著《语露花开》。术
后卧床的日子，这本书就一直陪伴在我左
右。

彭老师一直在我国石油行业从事新闻、
计划、企管等工作，《语露花开》这部书是他
担任《中国石油企业》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
和领导这个单位期间17年间坚持为每期杂
志所写的174篇“卷首语”的汇集。

翻过扉页，是中共中央统战部原常务副
部长、第十二届全国政协民族宗教委员会主
任朱维群的序，其中有这样的评价：“《语露
花开》一书所涉题材跨度大、涉及面广，从
各个不同侧面反映了我国社会在改革开放
和现代化建设大潮中发生的变化，并表达了
作者对社会变迁中各种正面、负面现象的观
察与思考；这本书文风舒展，文字精炼，文
笔流畅、开放，没有八股味和装腔作势，有
什么就说什么，这在当下政论性文章写作中
是难能可贵的。”

原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党组书记、
董事长陈耕在为此书作序时也给予了很好
的评价:看着元正这部厚厚的书稿，在我看
来可用12个字来概括，那就是“五味杂陈、
纵横捭阖、歪理正说”———

说“五味杂陈”，是说包含的话题很多，
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生活的，可以说无
所不谈，就连国外的一些只要是作者感到

“有话要说”的人和事，也会信手拈来、谈论
一番。如果作者没有一定的知识面，没有一
定的文字功底，没有一定的对事物是非的判
断力，那是写不出这么多“五味杂陈”的好

文章的。
说“纵横捭阖”，也不为过。那是因为书

中内容，有的谈天说地，乃至宇宙；有的评
古论今，穿越千年；有的描写山水，纵情自
然；有的记人叙事，沁人心脾。而这部书的
文体则或为精致的记叙，或为宽宏的议论，
更多是畅想随思的散文，也多有语言犀利的
杂文。读着这部集子，你会从中感到作者思
维的开阔，想象力的丰富，也会感到作者不
拘于话题的切入方式，都纵横发挥，皆成妙
文。
说“歪理正说”，也不难理解。因为

作者在选题时往往能够抓住当前社会上所
表现出来的个别“歪理”和“瑕疵”，力
用正确的理念去“驳斥”、去“说理”；
且几乎每一篇“卷首语”，作者都会把负
面的“歪理”问题引出来后，再用正面的
说理去诠释。其这个诠释、说理的过程，
读后掩卷沉思，都会给读者一种“是这个
理”的回味。或给人以启迪，或给人以激
情，或给人以动力。

我是读过《语露花开》正文二分之一后，
再调转回头拜读两篇序言的，两序对《语露
花开》艺术的评价，也是我深切的感受。彭
老师之所以能成功驾驭这样的文体样式，追
根寻源，我想与他健康的知识修养是分不开
的。中国的汉字八万多个，想把它们组成一
篇好文章，可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即使现在
网络时代，什么都可以在网上查到找到，但
仅凭这一手段而没有一定的知识结构和文
化底蕴做支撑，那也是望纸兴叹的！“什么
书都读，读杂一点、读深一点”，记得彭老师
以前常与我说的一句话。他还说过，一个写

手通过读书经常并能大概记住，到了写文章
立观点、找论据、拼结构、引经典的时候，自
然而然地就会随手而至，即便忘记了出处也
能知道从哪个故纸堆里翻出来为我所用。至
于尽力写深一点、写活一点，那就靠个人读
书的“质量”了。正因为彭老师注重平时多
读书和还特别讲究读书的质量，所以也就有
了他的这部“自可申不刊之格言，弘至公之
正说”的难得的一本好书了。

“退笔如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
彭老师的读书嗜好促进了他创作上的丰收。
据我了解，到目前为止，彭老师共出版了六
部著作。《两岸相思梦》，把一个台湾老兵回
归的梦想，写得感人落泪；《现场短新闻写
作》，把如何写好短新闻的理论和实践问
题，论述得比较深刻；《海湾国际大灭火》，
把发生在上个世纪末海湾战争的“油井灭
火”，写得活灵活现；《石油与国家》，把石
油、天然气作为国家战略物资、作为“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清洁能源，论述得头
头是道；《荒原的太阳》，把作者发表在中央
报刊媒体的各类文章，集合起来而又富有内
在逻辑。相信这本集174篇“卷首语”之大成
的《语露花开》，也一定会让广大读者受益
匪浅。
最后，我还不得不说，作者作为一个领

导干部竟然能够坚持17年孜孜不倦地一月
月、一年年地为一本杂志撰写“卷首语”，作
风真可贵，精神太可嘉，也令我十分感动。
目前在全国报刊出版物中，还真难找到像他
这样的老总或主编！

《语露花开》书好——— 彭老师出于对生
活“真善美”主基调的文化礼赞和文学渲
染，意在把我们身边时时事事处处所表现出
来的林林总总之“美好”，比作是沾露溢香
的花朵，在绵绵的春雨滋润下，更加清新、
光艳和流芳。此书的全部文章确实是一曲歌
颂真善美、讽刺假恶丑的大合唱，有意境，
也有情调，更有韵味、回味和启迪。

《语露花开》，语
露正花开，看来彭老
师的语言之露，也能
让读者的心里开出
一片春天的花海。

语露也能让花开
——— 读彭元正新书《语露花开》

流 冰

评评
论论

自小，我就有军人梦，向往着军人那身神圣的橄榄绿，以及
军营煅炼人的生活。每见村中参军的人退伍回来，总会多看上几
眼，以及围着他们转，听着讲军营的故事。

听说纪律严明的军营生活，就连一张被子都会折叠得如豆
腐块一块，整整齐齐，有棱有角，宿舍里也见不得一点脏乱。有的
新兵为了折好一床被子，可以连续几天都练习着，一丝不苟，不
能马虎。一声哨响，便迅速地整理好内勤，精神饱满、神采奕奕地
往操场上集合，紧张而有序，谁也不会掉队。部队上训练，就算是
地上是水坑洼、污泥，一声令下，大家齐刷刷地便往下趴，任那泥
水浸透军衣，也必须保持一动不动的。听着，我很是钦佩。

不仅如此，退伍回乡的军人也保持军营的生活习惯，一点也
不松懈，早起早睡，经常煅炼强身健体，勤快地挑着担子往地里
浇水浇菜，时不时地帮着村中的老人，干一些事情。似乎，他们参
军前、参军后已是变为不同的两个人。我也曾到他们的家中玩，
见到居室打扫得十分干净、整齐，墙上也挂着参军时的合照，以
及获得的荣誉，闪耀着耀眼的光辉。床上的那条被子，也叠得整
整齐齐的，如豆腐块一样有棱有角，看着就犹如艺术品，令人叹
为观止。我常是围着被子左看右看，就是挑不出毛病，也用手轻
轻地抚摸着，无比的佩服与痴迷，要是自己能叠出这样的被子，
那该多好啊！

参过军的人就连回到村子，也受到村人的肯定与赞赏，连声
夸好。穿着军服的神圣，以及煅炼人的军营生活，对能够保家卫
国的向往，就这样成了我一直的追求、向往。

22岁那年，我也想参军。报了名参加了体检，遗憾的是落选
了。因为我的身高、视力等原因，被涮下了。从没想到，参军也需
经过重重选拔，过五关斩六将之后，才能成为一名军人的。也不
是凭着一腔热情，便可以达到的。望着那一身橄榄绿，我伤心、痛
苦、沮丧了很长的一段时间。部队的生活，似乎就这样与我无缘。

直至现在，我认为自己没有参过军，这是生命之中的缺憾。
后来我也听人家说，参过军的人与没参过军的人，其实就是不同
的两种人。参过军的，经历了部队的磨炼，便像脱胎换骨了一样
的，到处闪耀着光辉。没参过军的人，做事行为形象，永远也不会
达到军人的那种高度。

后来，由于工作的原因，我也穿着迷彩服，像军人一样的短
期煅炼，进行了几天军营生活。一大早，在教练的带领下，随着有
节奏的口哨声，齐刷刷地进行晨跑，纵队排列有序，动作轻缓整
齐，也引了不少路人的侧目，每个人的脸上都露着骄傲自豪的表
情。似乎穿上了“军装”之后，人的感觉便像变一个模样了。这不，
在烈日之下站军姿，身站得笔直，胸昂得很高，眼也炯炯有神的，
就在那儿笔挺地站着，看着就有一种别样的精气神。那汗水“吧
嗒、吧嗒”地流着淌着，没有口哨声谁也不敢动一动。几天训练下
来，人照着镜子看着，黑瘦了许多，却也精神了许多，收获甚多，
记忆深刻。

都说部队煅炼人，就是这样的。
每当我遇到困难、走不下去之时，便会想到军训的刻苦，便

会想到部队的生活，就这样咬着牙一步步地走下去。毕竟，吃不
了苦、挺不下去的人，对自己不严格要求的，哪对得起那身“军
装”，哪谈得上的有个军人梦哩！毕竟，军人没有哪一个人是临阵
退怯的，铁骨铮铮都是打不垮击不倒的。军魂，就这样一直严格
地指引着我的人生前进道路，时不时地鞭策着。

身边有一些参过军的退伍军人，接触过了，我很是敬佩他
们，对他们充满着羡慕，也经常以他们的铁的纪律严以律己。每
当听他们讲部队的生活，以及亲如兄弟的战友情，我更为羡慕向
往了。经常说同学情，是多么多么的深厚。但是这与战友情来比，
便是“天壤之别”的。听他们说，战友就是那种比兄弟还亲的，都
是有过生命交情的。那难怪他们时不时便会有战友的聚会，聚会
就像是家人聚在一起，亲密和谐，互帮互助，无论在哪儿，都犹如
在部队一样，拧成一条绳，展现着军人的作风。
人生没有重走之路，所以我的这个参军梦，也只能一直珍藏

着，以“军人”的梦想激励鞭策自己，以饱满的精神最好的姿态，
走好自己的道路，从而更加激发了爱党爱国、爱军爱家之情。

又至八一建军节，想着我的
军人梦，心中感慨甚多。如果人生
能够重走一回，我仍会选择报名
参军去，努力圆了自己的军人梦。

当兵的梦
周建苗

散散 文文

迎风飘扬的鲜红
以血与火铸就的初心
描绘岁月的憧憬
冲锋陷阵 所向披靡
穿越血雨腥风
迎来新的黎明
大灾大难面前
鲜红的信仰与忠诚
守护着祖国和人民

诗
与
画

触景生情总是常有之事，如果经常看到同一个景，更是要把
生情变成了一种提醒。

走出单位的大门，隔着条马路，斜对过便是一座烈士陵园。
仅仅有十来步的距离，甚至透过单位办公楼二层走廊的窗户，也
能把这里看得一清二楚。

这是一座很小很小的烈士陵园，小到整座陵园只有一座坟
墓。小到如果从这里路过，若不是细心观察，都很难发现这里竟
藏着一座烈士陵园。但这两三丈见方的土地却足够容下了两个
人的安眠。周边的建筑也用包围的形式将这里隐藏，似乎是不想
打扰这里的静谧。

走进陵园，仅有的一座坟墓埋葬着一对革命伉俪——— 柯天
来、胡传发。汉白玉的雕像留下了英雄当年风华正茂的样子，而
这里的土地掩埋了英雄当年不屈的肉身。正对大门的石壁上刻
着英雄光荣的革命事迹，在为了完成伟大理想和反动派的斗争
中，两位英雄献上了年轻的生命。晴日里，挺立的翠柏留下了一
片阴凉，刚好落在坟的中央，阴雨天，参天大树也为这里遮挡了
风雨。整座陵园应该再无什么可以描写，如果有，那也就是石壁
上刻着的两行大字“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

偏僻的小镇很难招徕大量的游客，而为数不多的本地人为
了生计，也大多去往了外乡。所以平日里很少看到有人走进这座
陵园，瞻仰英雄。但你若真的怀着崇敬走进这陵园，你定会发现，
这里时常会静放着鲜花。虽然不知道是谁送来了这花，但孤独摆
放着的菊花似乎在告诉我们，这里不曾被人忘记。每每到了清明
时节，会有当地的学校以及各个单位组织人员来到这里，瞻仰先
烈。鲜红的党旗和红领巾在汉白玉雕像的衬托下显得更加鲜亮，
先烈的理想信念在传承中愈加鲜活。

有时候会感到这座陵园很小，因为从空间上来说，它确实很
小，站在门口，里面的景物都一览无余。但有时候又会感到它很
大。因为它装得下那无比崇高的理想信念。那像是一束光，在每
个人心里不断被放大，大到照亮了每个人前行的路。

这是我参加工作以来，入职的第一个派出所对面的景，如今
我早已调离那个派出所，而当年的派出所去年也迁去了新址，让
这原本就不太热闹的地段变得更加冷清，留下了空荡荡的院子
和空寂的烈士陵园相对着。如今我偶尔再去这个曾经工作过的
乡镇，我总会再去那附近转一转，看一看我曾经工作过的地方，
再去瞻仰一下英雄，表达内心的敬意。

无声的景物也会随着时代的变迁不断发生变化，但多次的
修缮正是提醒我们内心不能忘记那曾经伟大的牺牲，饮水思源
是诚实的根本，如今先辈的事迹依然被深深镌刻，镌刻在石壁
上、镌刻在丰碑上，镌刻在每个人的心里。

从办公大楼到单位食堂就餐，
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直线式的，一
下电梯与同事们说说笑笑三、四分
钟就走到餐厅；一条是从大楼的另
一端消防通道步行下楼，经过开满
栀子花的小径，大概需要六、七分
钟，但这是我唯一选择的路径。

我喜欢走在——— 被一大片一大
片栀子花包围着、铺满鹅卵石、扭着
S型杨柳腰的小径。走在如此曼妙的
小径上，我的脚步会放得很轻，很
慢，像是在回忆，又像是在寻觅，但
最怕的是惊忧了梦中的栀子们……
那些含苞待放的、少女怀春般的栀
子花，在六月的淡抹浓妆里羞羞答
答，芬芳欲滴。有时我会停下来，嗅
嗅这朵，闻闻那朵；有时实在忍不住
了——— 那挂满露珠，白得耀眼，盛开
在晨风中的栀子花，我会折下三两

朵，口中念念有词：与其枯萎在枝头，不如香芬在我的案头。
我就这样每天来来回回走在栀子的花香里。时间久

了，不知我者，觉得奇怪，窃窃私语：她干嘛绕道走啊？知我
者，竟偷拍了照片：那个长发垂肩，着一袭白裙，蹲在栀子
花旁边的，是我吗？或者是另一个我在冒充一朵硕大的栀
子花？

我仿佛听到栀子花娇嗔而又微微一笑说：得了吧，你
想东施效颦啊？你有我洁白吗，你有我芳香吗，你有我纯朴
吗———
我羞愧得无言以对，只好赋诗一首：洁白芬芳淡淡妆，

三枝两朵一室香；朴素装着人人爱，不似浓妆惹蝶狂。
凡花大都是五瓣，栀子花却是六瓣。山歌云：“栀子花

开六瓣头。”或许这就是栀子花的独到之处和独特魅力
吧———
扛着六瓣头，以白打天下，山岗、泽边、乡村、城市，甚

至女人的头上，男人的衣袖……无处没有栀子花的身影。
对于女人头戴栀子花你尚能理解，而对于男人，或许你就
有点不可思议了，一个大男人，怎么也喜欢上栀子花？然
而，这确是我亲眼所见。那天我去路边的摊点切卤菜，只见
卖卤菜的师傅上衣口袋里插着一朵刚折下的栀子花，师傅
看我紧盯着他的上衣口袋，低头瞥了一眼栀子花，然后抬
起头不好意思地对我笑了笑，而我却为他在生活中能有这
样一颗芬芳的心，而感动得多切了些他的卤菜。我想，这世
上有哪一种花能配得上如此待遇啊，被一个大男人佩戴在
左心房？

是因为六瓣头么，栀子花的香，要比别的花香得浓郁、
热烈、醉人，我母亲说是“碰鼻子香”。不仅沁入你的心脾，
还浸透你的骨头，让你裹着一身香气，柔媚千转地行走在
忙忙碌碌的生活里，烟火，而又不失诗意。

栀子花长得粗粗大大，多像我乡下二表嫂的大大咧咧
啊！她慈眉善目，和颜悦色，所到之处皆一片笑声朗朗，非
常暖人暖场。抑或是我的二表嫂更像栀子花吧，随遇而安，
任劳任怨，热情大方，真诚待人，只要别人对她有少许和
善，她便报之以心的感激，花的香醇——— 我仿佛庄周梦蝶
似的，不知道是在夸二表嫂的美德，还是在写栀子花的花
语。
每逢夏季来临，只要栀子花开着，我就绝不会放过那

条开满栀子花的小径。我多么希望那条小径比人生的路还
要漫长啊，供我一生在那里流连、徜徉、把玩……静观那些
小虫子怎样从它们美丽的白屋子里进进出出；细嗅那近蒂
处微绿的香源怎样被熏风吹散到四面八方，而默默捧读那
一棵棵草木之心的纯净、博大与仁爱。

且不管别人怎么看我，也不管岁月如何流逝，在尘世
呆了这么久，我的确需要栀子
花那样的香气，沐浴我，浸润
我，修炼我，让我灵魂生香精
神通透，从容自信地行走在辽
阔的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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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第四十四回，曾写到紫
茉莉粉，还通过宝玉之口，对它的制
作使用方法及功效，特意做了交代：

“这不是铅粉，这是紫茉莉花
种，研碎了兑上香料制的。”

这紫茉莉粉，就是采自紫茉莉
花。
在我们乡下，紫茉莉原是极常见

的花卉，很多地方叫它作地雷花，因
它成熟的黑色种子，形似地雷。我们
从小到大都叫它作洗澡花，因为它正
是在我们小孩子夏天傍晚洗澡的时候
开花。
它花形似喇叭，花开的颜色，以

浓紫色最为常见，且紫色花种，生存

繁殖能力也最强。除了紫色，它还有
明黄色、水红色、大红色、粉色、白
色等数种，其实都是紫色花的变种。

据说还有一种叫作“楼上楼”品
种的重瓣紫茉莉，我没有见过。

紫茉莉并不产于我国，它原产于
热带的美洲，大约在明熹宗时传入。
相传崇祯皇帝，不喜女子以铅粉涂
面，宫中唯有皇后与田贵妃不施铅
华，却面色如玉，因而最得宠爱。原
来，她们用的是紫茉莉粉。后宫嫔妃
宫女们得知这一秘密后，便纷纷仿
效。
紫茉莉种子自播能力非常强，它

强壮发达的地下根茎，年年春天还可

再度萌发。
它喜欢温暖湿润略带荫蔽的生长

环境，但也耐瘠薄耐干旱无病虫害，
完全不需要你打理照料。

它的花期，从五六月份开始，可以
一直开到下霜前。

有一年夏天去外地，日暮时分，住
进一家庭院式的小旅馆。打开木门，
一眼便看到，小小院子的角落处，种
满了一丛又一丛各色紫茉莉，那花正
开得好。

平生第一次，一下子感受到“宾至
如归”四个字，是如此的应景应情应
心，原来在内心深处，我早已把紫茉
莉和家乡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是啊，有紫茉莉生长的地方，便是
家的方向；开
满紫茉莉花的
小小院落，那
是我们童年记
忆里最温暖的
家。

藏在《红楼梦》里的紫茉莉
刘学松

摄影/徐淑荣
配诗/张勇

2020年9月19日下午，我接了一个战友
聚会的团队，行程是红军广场博物馆梅山水
库之后奔赴天堂寨，第二天游览天堂寨主景
区，完了下团。
说是战友聚会的团队，旅游大巴车上实

到十一人，称战友小分队聚会可能更准确
些。战友们分别来自六安、无锡、上海、杭
州、萧山，战友们相聚少不了酒，更何况四
十年阔别，这就导致他们一行到金寨红军广
场晚了，邓小平亲笔题字的“金寨县革命博
物馆”限时开放进不去了，世界上最高的连
拱坝梅山水库也无暇参观，时间不允许，到
天堂寨更晚，成了挺进大别山，夜奔天堂
寨，是夜，二十点二十分大巴车方到天堂寨

“锦江都城大酒店”，用上海话讲，都亚里下
啦。
翌日清晨，天下起了小雨，好在早餐之

后雨停了。我们乘坐大巴车到天堂寨景区大

门口下车购票，入景区坐“景交”到虎形地
下车，虎形地，传说中的一只庞大老虎看到
一匹崇山峻岭般的天马在大别山饮水被吓
破了胆瘫在地上从此就有了一个地名：虎形
地。我们走过虎形地于索道售票处购票，然
后乘坐缆车上山，下缆车后攀登五十米山道
直达山顶。

当我踏上标有1605米高度的山顶岩
石，举目一望，双眼被吸住了，云海，横无际
涯的云海，雪白的云朵汇聚在一起比群山还
大，天边的小云朵散淡一方就象淘气的云孩
子，前方目光所及的云海中露出部分高大的

山岭呈黛青色宛若水墨画显出一种青丽。庞
大的云海不呈波诡云谲亦无云雾翻腾，而是
一动不动静若处子，所有的云都柔弱胜水光
滑万般没有丝帛能比。大象戏水前的深谷消
失了，全是云海；江淮分水岭旁边的峡谷消
失了，全是云海；皖鄂交界处鄂方一侧的千
仞绝壁万丈深渊消失了，全是云海；湖北天
堂寨消失了，全是云海。云海柔柔弱弱铺向
远方，极尽之处与天相接。我的目光带着我
在云海上自由行走。真静啊，云海！山风不
能起，飞鸟不敢动，天堂寨云海展现出一种
安祥。

世上什么景物能展现出安祥呢？惟有眼
前一动不动的天堂寨云海。

下山之后，我们来到停车场，听到路人
交谈，今天看到云海了？我来过几次天堂
寨，今天第一次看到云海，欣喜之情溢于言
表。战友团队的老班长问我，你以前可看过
天堂寨云海？我讲我来过天堂寨好多次了，
之前一次也没有看到过天堂寨云海，今天沾
老班长你们战友的光，大饱眼福，看到了天
堂寨云海。老班长及其战友们异口同声地
讲，我们沾你的光，看到了天堂寨云海，说
完 一 齐 哈 哈 大
笑。
我大声道，

天堂寨云海不是
想 看 就 能 看 到
的，天堂寨云海
可遇不可求。

天 堂 寨 云 海
陈家勇

走
在
花
香
里

乔
金
敏

对面的光
杨 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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